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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南关三和街小学，如今称
为“山东省实验小学”，虽然校舍早
已旧貌换新颜，但其校址大体上还
是在我当年上学时的老地方。这是
一所百余年来从未迁移过校址的
著名老校。在济南市所有中小学中
堪称绝无仅有。且不说历史上还出
过不少文化名人。

早年家住南关永胜街，此街位
于三和街中段路西，我家所居小四
合院则位于永胜街东口邻近三和
街处。那时背着书包上学堂，走出
街口向南拐，前往三和街小学去上
学，路途不过百十米之遥。

1961年秋天我由三和街小学
毕业后考入济南一中初中。后来
方才晓得：原来我所上的小学和
中学都是名校，历史上都曾出过
不少名人。

三和街小学与济南一中均创
始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是年
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史称癸
卯学制，开始兴办洋学堂。于是在
山东济南府，“济南官立中学堂”
(由原济南书院改建)与“济南官立
初等小学堂”(山东师范学堂附属
小学堂)兴焉。此即济南一中与三
和街小学之前身。吾省最老牌之中
小学也。

我上小学那会儿，校园后门有
条胡同名叫“祭坛巷”，此巷南头东
拐过“星宿庙”，出口处即为朝山
街。当时不知“祭坛”祭祀的是何方
神圣，多年后方才晓得是祭天祭地
的天地坛。癸卯年的“官立初等小
学堂”校园就是在“南关天地坛”旧
址上兴建起来的。到我上小学时，
校园已被一分为二，祭坛巷内原正
门，成为济南市聋哑少儿学校的校
门，所以非聋哑少儿的小学校门就
开到三和街上去了。

民国改元后，官立小学堂交由
民办，曾先后更名为“新育小学”与

“育才小学”。一中老校友东方学大
师季羡林先生就是于1920年从南
城根“一师附小”(省立第一师范附

属小学)转到南关新育小学来的。
季羡林因识得个“骡”字而进入高
小一班，就读三年后于此毕业。

季羡林毕业那年，新育小学
改称育才小学。山东共产党创始
人王翔千、王尽美等人都曾在育
才小学任过教。二王并非热衷于
当孩子王，而是以此为据点，开办
工人夜校，宣传普罗革命。一年后
国共合作，王翔千、王尽美都参加
了国民党，育才小学又成为中国
国民党山东支部所在地。1925年
夏天的国民党山东省第一次代表
大会，即是在育才小学校园内召
开的。

由于经常在此进行革命活动，
王尽美便在三和街上赁屋而居，租
下门牌87号一所小院。这所黑大门
正冲南凤凰街的小院，直到1992年
三和街片区拆迁之前仍在。王翔千
遂也将儿子王希坚从杆石桥成德
小学转到南关育才小学来就读。王
翔千之子王希坚后来成为革命诗
人，山东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
会理事。令我万没想到的是，革命
诗人王希坚之子王肖辛，后来竟与
我成为一中初中同学，且为高中同
窗，交往数十年的挚友。自然这都
是后话。

当我跨入三和街小学校门
时，虽已时隔三十余年，而昔日校
园旧貌犹存，季羡林文中所述花
园、池塘、假山和那所高台阶上

“极高极大的屋子”(教员办公室)
仍在。只是昔日校内二道门上“循
规蹈矩”四个墨书大字，已为今日
大门内假山前影壁墙上“好好学
习，天天向上”八个红色大字所取
代。校园外的南圩子门与圩子墙
自然也已拆掉了(1953年拆除)。我
也曾像小季羡林一样钻过马戏团
的大席棚。

“文革”中我在南圩子外一家
历下区所办小厂当工人，竟与季大
师内兄彭萍如成为工厂同事。彭擅
书法，汉隶极佳，我曾跟随厂里哥

们去其佛山街家中求墨宝。当时我
在厂里干车工，彭萍如则干翻砂。
季羡林的《学海泛槎》，其中一节即
为写新育小学。校园旧景重现，往
事历历在目，读来兴味盎然。真有
一种大师与我同在，历史就在身边
之感。

小学的事情记忆已相当模糊。
不过，1958年“大跃进”还是给我留
下了深刻印象。“大跃进”与小学生
何干？其实不然，城门失火殃及池
鱼。1958年“大跃进”，全民动员大
炼钢铁，学校就不怎么上课了。农
村出诗人，城市出画家，城乡都掀
起一个大吹牛皮运动。那年我十
岁，也曾为大吹牛皮贡献过聪明才
智。图画教师周澍岐老师曾率领我
这个小画家，桌子上摞凳子，站在
三和街小学院墙外，照猫画虎，涂
抹绘制大幅“大跃进”壁画。

此前一年我们班主任是张家
曼老师。张家曼教主课算术，教得
很好，但脾气也大，同学们都很怕
她。在课堂上，她目光锐利，洞察秋
毫，哪个不认真听讲，暗中做小动
作，“啪”一颗粉笔头投掷过去，不
偏不倚，稳准狠，正好砸中脑袋！在
其恩威并施之下，我们三班在全年
级五个班之中名列前茅。

再开学时换了班主任，接替
张家曼而来的是纪景新老师。中
间好像还换过两个班主任，名字
已记不清了。走了一个急性子来
了一个慢牵牛。纪景新老师也教
主课算数，教学也很认真，但喜欢
拖堂。当时周末上午四节课都是
算数，她能中间不休息连着上，直
憋得一些同学屎尿就要屙在裤子
里了。因而被同学们背后起了一
个外号叫“及(纪)遇磨”。

纪景新老师一直带到我们这
个班毕业。毕业时填报志愿，我第
一志愿斗胆填报了济南一中，曾
引起班里不少同学侧目而视，认
为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乃因我
们三班好学生一大帮，我虽然学
习尚可，但绝算不上老实听话、品
学兼优的好学生。多亏纪老师力
排众议，并找了家长相劝，我才如
愿以偿。

世间事多有出人意料之处。
在济南一中读书读到高中时，语
文教师名张家璇。此人清华出身，
学识渊博，一表人才，讲课出神入
化。我后来喜欢文学，即肇始于张
师之教诲。张家璇、张家曼，两人
只差一个字，难道有什么亲缘关
系？当时我是语文课代表，心头忽
闪此念。多年后贸然相问，果然是
同胞兄妹。不承想，我曾有幸先后
为张氏兄妹二人门下弟子，也可
算人生一奇。冥冥之中果有命运
之神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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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6 0年代初
的 西 市 场 ， 在 我 记 忆
中，西半部有个两层的
小百货商店，东半部是
和平电影院，它的南边
沿 (临经二路 )和西边沿
(靠纬十一路 )，市场中
间都是商贸平房，所经
营的项目有猪羊肉、水
产品、服装、干鲜果品
学 、 冷 饮 、 蔬 菜 、 文
具 … … 还 有 书 店 和 饭
店，可真是应有尽有！
现在想来，那些商贸店
铺，的确矮小、简陋，
但在当时，这里人气却
很旺盛，济南西半边城
的人们最爱到此购物和
游 览 ， 整 日 里 人 来 车
往，熙熙攘攘，生意红
火。

无数次地逛西市场，
记忆中有关的往事多多，
但都随时间的流逝而忘却
了，只有起源于西市场的
一件小事还没能忘怀。

当时，从南门进去，
前行几步，西侧有一旧物
出售委托商店，我的一辆
永久牌自行车于1965年的
某月放到该店出售，店主
挂牌132元，售后，支付
我 1 2 0元，他的酬金 1 2
元。

这家西市场委托商店
帮我办成一件生发正能量
的事情。

我一位学生的母亲得
了重病，需立即手术，稍
有延迟，性命难保，可她
家交不起住院费。紧急关
头，作为班主任的我，
伸出援手，义不容辞。
我说，我刚卖了辆自行
车， 1 2 0元 (当时算是巨
款)，全借给你，足够交
住院费的。之后，“文
革”开始，我调回老家
待 了 十 年 ； 直 到 “ 文
革”结束，我重返济南
生活。忽然有一天，我
这个学生姊妹三人带着
保健品来到我家，说是
来 看 望 母 亲 的 救 命 恩
人！原来，她们从报纸上
看到我的文章，剪下来，
到我单位询问做人事工作
的同志才找上门来。50多
年啦，给我寄信、寄物，
均被退回。50年，不忘我
这滴水之恩。

改革开放以来，特
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原来的西市场长高了，长
大了，变得更加美丽了，
它已成为西部地区的商贸
中心。

西市场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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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

早年间，济南人住四合院平
房，得天独厚的地下泉水都赐予
院落里一口深井，足不出户即有甘
甜清澈的泉水，让那个年代的济南
人充分享受惬意安然的生活。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四合
院里种上既是观赏又实用的树木
和花草。我家那座建有数百年历
史的老宅子，从宽厚所街大门进
入到位于仓门楼子后门共有5个
院落，每个院子都植有花草树
木。第三个院落里种得一棵唐
槐，由于年代久远树皮早已干
枯，厚重的树墩要两个小孩子才
能围拢过来，弯弯曲曲的树干向
西一直蔓延到西邻隔壁家的屋顶
之上，绿树成荫好乘凉。

我13岁开始读初中，父母安
排我独居于一间12平米小房里让
我安心读书，父母带着其他的子
女住在第四个院落的六间东厢房
屋里。虽说这个院落是我家四世
同堂的主院，地面用排列规整的
大青石块铺就，可四周都预留了
种植花草树木，青砖砌沿的圆形
黄土地。在这个家族的主院落里

四季常青；带出厦的主堂屋前有
四根圆石底座的大红漆门柱，房
前种有无花果，我父母住的东厢
房前植有一棵洋槐树(刺槐)和一棵
甜籽的石榴树，西厢房门前是一
棵高大的酸籽石榴树，不远处有
棵紫丁香，在连接前后院落的过
堂屋的石头墙上匍匐着郁郁葱葱
的宽叶爬山虎。

四合院里栽种石榴树是老济
南人的喜好，每年的四五月份石
榴花开红似火，红艳艳的花朵孕
育出多籽的果实又寓意着多子多
福家族兴旺，我家大院里的那棵
百年树龄冰糖籽的石榴树挂满累
累硕果，见证着一家四世同堂几
十口人代代繁衍相传昌盛。最令
我兴奋的是东屋窗外的那棵洋槐
树，像一把天然的遮阳伞遮盖了
大半个院子，更惬意的是，每到
四月下旬槐花盛开的季节，洁白
的槐花密密麻麻地高挂枝头，一
串串沉甸甸缀垂下来，满院飘散
着诱人的清香，引来成群结队的
蜜蜂飞来飞去，嗡嗡的叫声不绝
于耳……这时候也是我和弟弟妹

妹最得意最忙碌的时刻。我们找
一块铁丝弯成钩子，用麻绳捆绑
到长长的竹竿头上作为摘槐花的
工具站在树下不停地挥动竹竿，
洋洋得意地往下摘那些带着嫩叶
的槐花串，年幼的妹妹则小心翼
翼地把撒落地上的槐花放进小筐
里。嫩枝条上带有尖尖的小刺，
稍不留神就会扎破手。等摘满了
一筐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先
摘掉花蒂，掐掉花蕊，只留下白
白嫩嫩的花瓣。母亲用清水洗净
后，和上白面粉，加点盐，用油
煎成黄澄澄、油汪汪、又脆又甜
的槐花饼，这便是济南人爱吃的
槐花“咸食”。

鲜槐花的吃法除了煎咸食
外，还可以蒸成槐花糕、槐花
饭、槐花馅包子等好多种时令美
食。年复一年，时下又到了槐花
飘香的季节，城里四合院的槐树
早已消失殆尽，要想体味当年口
福，去农贸市场买从偏远山区采
来的鲜槐花解解馋，老济南的市
井民情，家族的记忆即刻浮现在
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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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的三和街小学。

 山东省实验小学的前身就是三和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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